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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吳娜和黃鵬是在一個同好群中認識的。



那年，吳娜18歲，高考結束享受著暑假的歡樂。



黃鵬22歲，大學畢業後留在求學的城市工作。



巧合的是，吳娜報考的學校，恰好是黃鵬的母校。



也許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以共同的愛好為契機，兩個人接觸後互相感覺不錯，在網絡世界裡很快陷入了熱戀。



第一次見面，是吳娜報到的日子，黃鵬接站，然後陪她報到，安頓好，吃罷午飯，黃鵬邀請吳娜去他的住處，吳娜隱隱有些期待。



毫無懸念，兩個年輕人緊緊擁抱著親吻著躺在了床上。



黃鵬溫柔的前戲讓吳娜的身體有些酥軟，她順從著。



黃鵬掀起吳娜的裙子，摸索著脫下了吳娜腿上的肉色褲襪。



吳娜被黃鵬吻得神色迷離，黃鵬把肉色褲襪纏繞在吳娜的脖子上，雙手輕輕收緊，柔軟的肉色褲襪勒住吳娜的粉頸，讓她無法呼吸。



絲襪把吳娜勒的輕輕突出舌頭，她的雙手拚命抓著床單，兩條被分開的腿輕輕掙扎著，她覺得自己的臉有些脹，而下面似乎變得非常濕潤——



好像，有個熱乎乎的肉棒正頂著自己的兩腿之間——



吳娜有點臉紅了，可她卻迷戀這種被勒緊脖子的感覺，而黃鵬似乎很興奮，他鬆開手，將褲襪的一條腿死死的纏繞在自己的脖子上，而另一條腿則死死纏繞上了吳娜的脖子，他們在窒息的快感中瘋狂性愛，並達到高潮…



窒息的快感讓兩個年輕人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每個週末，兩個熱戀中的人就會在黃鵬的住處，瘋狂的做愛，當然，更離不開不能自拔的窒息遊戲。



黃鵬租住的老式宿舍樓進門後有一個小走廊，小走廊的客廳口上方正好有暖氣管。



黃鵬計算好兩個人的身高，用麻繩做了兩個絞索繞過暖氣管上方。



夜幕降臨後，兩個相擁而歸的年輕人進入房間，正好可以看到絞索。



黃鵬把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稍微抬起腳後跟，吳娜昂起頭，也可以把絞索正好套上自己的脖子。



兩個年輕人相互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對自己愛人實施絞刑的工具，套著絞索的兩個年輕人擁抱著，親吻著，感受著絞索勒緊脖子的快感。



黃鵬的下體會立刻充血，堅挺著盯著吳娜的小腹。



吳娜會害羞的被勒的稍稍吐出舌頭和愛人舌吻在一起。



黃鵬喜歡先用手探進吳娜的裙底，撕破吳娜褲襪襠部，用手指按揉吳娜內褲襠部遮掩的洞穴，加上窒息的刺激，吳娜的下體會濕潤，然後變得濕漉漉的。



而濕潤後的吳娜，眼神會變得迷離，身體會變得鬆軟無力，無力支撐吳娜的重量，她的脖子會緊緊壓在麻繩上，讓套在黃鵬脖子上的麻繩收緊。



興奮的黃鵬總是喜歡在這個時候進入吳娜的身體，然後瘋狂抽插。



強烈的窒息敢讓黃鵬堅挺的陽具更加興奮的在吳娜的身體裡做著活塞運動。



而吳娜則興奮的盡情享受絞刑帶來的快感，甚至有時候，吳娜會無比期待，期待自己就這樣在性愛高潮到來的時候，沒有痛苦的吊死。



當黃鵬的精華射進吳娜身體的時候，被行快感和窒息快感送進高潮而又有些軟癱的吳娜，只能等待黃鵬把絞索取下之後再來「拯救」，否則，吳娜就只會一個人吊在絞索上。



隨著關係的深處，兩個人的時候，吳娜也會放的開一些。



赤身裸體的黃鵬，用吳娜性感的絲襪站在地上上吊的時候，乖巧的吳娜也會一絲不掛，跪在黃鵬面前，張開櫻桃小嘴，含住黃鵬因為上吊快感刺激而堅挺的陽具，拚命的吮吸，用舌頭舔著黃鵬的陽具，讓正在上吊的愛人抽搐。



等到自己下面也氾濫的時候，用另外一雙絲襪在愛人身邊上吊，上吊的時候，讓愛人的陽具進入自己的身體，瘋狂的抽插…在性刺激與窒息刺激下，享受性愛的高潮…



吳娜第一次真正意義的上吊是在大三，黃鵬出差回來給她帶了一條白綾。



因為是初秋，吳娜穿著白色長袖衫，黑色短裙，肉色褲襪和白色高跟鞋，捧著白綾站上了暖氣管下方的凳子。



白綾繞過暖氣管，吳娜靈巧的小手把白綾兩端繫在一起，套上自己的脖子。



在黃鵬鼓勵的眼神中，吳娜踢開了腳下的凳子。



第一次，吳娜感覺到原來真正上吊的時候，勒緊脖子的白綾會讓她幾乎把舌頭全部吐出在外面，兩隻玉臂揮舞著卻又不得不無力垂下。



穿著白色高跟鞋的雙腳用力踢蹬著，兩隻高跟鞋在踢蹬中落地，讓黃鵬變得很興奮，堅挺的陽具讓他迫不及待的想發洩，脫光自己的黃鵬抱緊掙扎中的愛人，讓愛人的絲襪美腿緊緊夾住自己的陽具。



黃鵬感覺到懷裡的愛人掙扎的意圖。



吳娜感覺自己的視覺越來越模糊，耳邊嘈雜的耳鳴讓她聽不到任何聲音。



興奮的愛人這才抱住她放下來，抱到床上，讓早已在上吊的掙扎中無力的愛人享受自己陽具進去身體帶來的快感與刺激…



一切從一次差點讓吳娜送命的事情之後發生了轉折。



吳娜畢業之後，兩個年輕人努力了兩年，買了套二手房準備結婚。



這個老式房子暖氣也是壁掛式，不過臥室正門內側上方正好是暖氣管。



幾年工夫，吳娜出落的更加漂亮，原本是為了慶祝搬家，洗完澡的吳娜特意穿了豹紋的文胸和內褲，等待愛人的寵幸。



走近浴室前的黃鵬把白綾丟給吳娜，會意的未婚妻熟練的踩著凳子，在臥室門口繫好了上吊的白綾套上自己的脖子。



也許因為剛洗完澡，有些疲倦，吳娜一不小心，踢開了腳下的凳子，白綾一下子勒緊吳娜的脖子，猝不及防的吳娜兩隻手抓住白綾外側想要自救，可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她想喊黃鵬，可勒緊脖子的白綾讓她愣是無法說話。



兩條光潔的美腿大幅度的掙扎踢蹬著，她的內心充滿了恐懼，黃鵬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洗好，可他出來的時候，自己也許已經變成一具屍體，不，不要。



吳娜的心裡大聲的吶喊，可她卻什麼都說不出來。



求生的慾望讓她的胳膊抓著白綾，這樣還能稍微讓脖子的受力減輕一些，可是一個小女人怎麼又能把自己脖子上的白綾取下呢。



吳娜心裡有些埋怨黃鵬，怎麼還不快點，自己就這樣稀里糊塗的吊死，好後悔。



吳娜心裡埋怨自己的大意，可是又有什麼辦法？



終於聽到黃鵬走出浴室的聲音，吳娜的心裡鬆了口氣，兩隻玉臂不小心垂下，身體繼續掙扎著，眼前冒出無數的小星星，耳邊是嗡嗡的聲音，臉已經開始發漲。



看到吳娜的黃鵬一愣，沒想到愛人已經這麼迫不及待，赤裸的黃鵬陽具早已堅挺，他看到吳娜雙臂垂下的時候，還以為愛人剛剛上吊。



豹紋文胸和豹紋內褲，讓黃鵬走過去緊緊抱住愛人的雙腿跪下，親吻愛人已經潮濕的豹紋內褲襠部。



黃鵬的用力，讓吳娜的舌頭伸的更長，自己吊了那麼久已經沒有力氣了，黃鵬再這麼做，自己必定吊死無疑。



吳娜連恐懼的心都沒有了，她的脖子已經麻木，眼前什麼都看不到了，她艱難的想，如果愛人發現自己吊死了，會不會瘋掉，可是，被他隔著豹紋內褲吻得地方好癢啊~吳娜控制不住的愛液和尿液就這麼從下面噴湧出去……



吳娜心中冒出一個念頭，自己已經吊死了，隨即失去了知覺。



興奮的黃鵬感覺有些不對勁，吳娜怎麼會這麼濕，還有點騷味，抬頭一看，愛人已經一動不動，這才意識到不對勁，趕緊救下愛人，呼喚竟然喚不醒吳娜，意識到出事的黃鵬趕緊送吳娜去了醫院。



吳娜上吊昏迷的時候，兩個人瞞過了所有的親朋好友，醫生一個勁勸導吳娜，小兩口吵嘴也不能真上吊自殺，吳娜只覺得自己的咽喉腫痛的受不了。



出院之後，從鬼門關撿回一條命的吳娜，徹底怕了窒息。



無論黃鵬如何哀求，她就堅決拒絕。



按耐不住的黃鵬，用少量安眠藥弄昏了吳娜，然後脫光她，用麻繩全身上下五花大綁，露出吳娜粉嫩的乳房。



在臥室門口做好絞索，黃鵬扶著吳娜站著套好絞索，拉升的絞索讓吳娜腳尖著地，也讓她被弄醒。



看著愛人把自己捆綁的一動不動，脖子上勒著緊緊的絞索，吳娜著急的想掙扎卻無力，她對上吊已經產生了恐懼，不由得哭了，兩隻光腳在地上撐著。



可興奮的黃鵬卻緊緊抓住愛人被捆綁著露出來的堅挺的乳房，用力的揉搓按壓，讓吳娜的身體不由得酥酥的！



黃鵬含著吳娜的乳房吮吸著她的乳頭，吳娜感覺到自己下體控制不住愛液的流淌，這讓她隱隱有些期待，可是差點吊死的經歷，卻像一段揮之不去的夢魘，讓她無法釋懷。



興奮的黃鵬想不到這些，他抱著自己，他的胸膛緊緊貼著自己的乳房，他的陽具在自己身體裡抽插著，讓自己的心也莫名的複雜…適當過後，被鬆開的吳娜狠狠的打了黃鵬一巴掌，嚶嚶的哭了，黃鵬向她保證，再也不這麼幹了…



黃鵬果然沒有再強迫吳娜，很快兩個人就要結婚了。



一天下午，吳娜下班比較早，回家打開門，卻不見黃鵬，當她走到臥室旁的時候，發現黃鵬正艱難的踮著腳，用吳娜的一雙肉色褲襪在暖氣管道上上吊。



堅挺的陽具充滿誘惑可吳娜一點都沒有興奮，她看著黃鵬已經近乎昏迷，當她走上前的時候，黃鵬濃濃的精液正好噴射到吳娜藏青色的職業套裙和肉色的褲襪上。



當吳娜艱難的解下黃鵬的時候，他已經意識模糊。



吳娜哭著呼喊著，好久黃鵬才醒來，兩個年輕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最後黃鵬在吳娜的懷裡哭了，吳娜和他說好，找時間一定帶他去看心理醫生。



可是，悲劇卻不期而至……



兩人的婚期定在一周之後，下班後的吳娜順路拿到產檢結果，迫不及待的想把好消息告訴黃鵬，當她打電話時，黃鵬沒有接，她匆匆回家，打開門喊了兩聲，沒人答應，她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她慌張的跑到臥室門口，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發生了——一雙垂下的黑色褲襪套著黃鵬的脖子，赤裸的黃鵬睜著眼睛，舌頭完全吐在外面，射完精液後的陰莖無力的低垂著，黃鵬的腳分開懸空著，倒下的凳子旁邊是明顯的尿液……



吳娜一下子癱倒在地上……



時光回到中午之後：剛出差回到家的黃鵬，洗了一個澡，突然有了想窒息的衝動。



自從兩個人上次因為窒息吵架之後，黃鵬總是偷偷的一個人嘗試窒息。



吳娜下午下班才回家，那就不會發現。



有些迫不及待的黃鵬找出未婚妻一雙性感的黑色褲襪，搬著凳子走到上吊的地方，黃鵬把褲襪兩端繫在一起，把一個U型套繞過管道。



這樣就有兩個繯套，黃鵬覺得兩個繯套會舒服一些，雙手撐開彈性不錯的繯套，把頭伸了進去。



未婚妻的褲襪緊緊勒著黃鵬的脖子，他的舌頭吐出一點，在窒息的作用下，陰莖一下子堅挺起來，他一隻手開始套弄自己的陰莖手淫，感覺異常舒服，只可惜未婚妻不願意再陪自己享受這樣的刺激。



黃鵬感覺越來越興奮，甚至有種飄飄然的幻覺，自己迷戀的正是這種感覺。



黃鵬感覺到自己的臉有些漲，他已經完全沉醉，興奮，卻又有些意猶未盡，他忘掉了所有一切，他的精神祇集中到窒息的感覺上，如果可以，也許上吊，會讓自己更加興奮吧！



黃鵬心裡想著，然後是強烈的渴望，這麼柔軟的褲襪，踢開的凳子，慢慢的吊死，一定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黃鵬就像著魔一樣想著，自縊吧，讓自己好好的享受下這美妙的感覺。



黃鵬下定決心，踢開了腳下的凳子。



繃直的絲襪勒著黃鵬的脖子，他的舌頭完全吐出，陰莖似乎更加堅挺，他曲腿然後又繃直，抓著陰莖的手套弄著，就這樣吊死吧，好舒服，黃鵬心裡對自己說，娜娜，你知道嗎，你的愛人是這樣的癡迷上吊，你卻要拒絕。



黃鵬努力的掙扎著，卻充滿了興奮，他的手已經抓不住自己的陰莖，喉嚨裡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響，視線變得模糊起來。



他彷彿感覺到，自己正在漂亮的未婚妻身體裡抽插，當意識開始渙散，持續而猛烈的射精讓黃鵬覺得很舒服，就這樣，他吊死在未婚妻的褲襪上…



已經是深夜了，坐在地上的吳娜已經是欲哭無淚，她木然的站起來，洗了一個澡，很細心的給自己化妝，換上了自己原本打算結婚時候穿的紅色綢緞旗袍，整理好肉色的褲襪，她穿上紅色的高跟鞋。



吳娜好不容易用剪子剪斷吊死黃鵬的絲襪，把愛人放下來。



她重新把凳子擺到門下，翻出那條本打算丟掉的白綾，一步一步走到凳子上。



吳娜想哭，為黃鵬哭，也為自己哭，她又想笑，笑黃鵬，也笑自己。



她踮著腳，用手把白綾繞過管道，垂下的白綾兩端，就像天堂伸處的兩隻手，接她去天堂，和自己的愛人重逢。



吳娜將白綾兩端繞在自己的下顎，挽了一個結，然後又仔細的挽了一個蝴蝶結，垂下雙手。



吳娜閉上眼睛，心裡默念，鵬，我來了。



紅色的高跟鞋踢開腳下的凳子，美女用白綾懸空起來。



白綾最後一次勒緊了吳娜的脖子，久違的窒息感讓吳娜不由得伸長了舌頭，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曾經多少次，自己也是這樣，懸掛在這裡，然後被愛人愛撫著，滋潤著，可是這次，自己卻是要真正的自縊，去追隨已經上吊自盡的愛人。



吳娜感覺自己的脖子有點疼，臉有種腫脹的感覺，張大了嘴想呼吸，卻總是徒勞的。



美女的雙手前後揮舞著，兩條腿小幅度踢蹬，眼前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又冒出無數的小星星。



吳娜回憶起以前上吊的情形，似乎自己有些渴望愛人粗大的陰莖，可是…吳娜的雙腿拚命的掙扎，雖然她自己很想安靜，紅色的旗袍露出一截肉色褲襪的小腿，像是在跳著最後的舞蹈。



下面開始潮濕了，褲襪襠部應該也濕了吧？他會喜歡的，可是他卻再也無法和自己做愛了，吳娜覺得自己的心有點痛。



舌頭就這麼吐著，她的掙扎越來越緩慢，漸漸的，有些意識模糊。



應該很快就吊死了吧？



有過快要吊死的經驗，吳娜心裡坦然了不少，兩隻手無意識的抓住紅色旗袍的裙擺，又輕輕鬆開，兩條腿用力的踢蹬了兩下，尿液和愛液順著肉色褲襪流淌到紅色的高跟鞋裡，又滴到地上……



吳娜舒服的掙扎了最後一下，眼睛無神的看著前方，靈魂去天國與愛人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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